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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尼
爾
計
劃
》
（T

he
D

anielPlan

）
這
個
書
名
的
典
故
出
自
《
聖

經
》
的
啟
示
錄
。
原
來
的
故
事
是
猶
太
智
者
丹
尼
爾
挑
戰
巴
比
倫
國
王
，
要

求
建
立
兩
種
不
同
飲
食
方
式
的
對
照
組
。
有
人
享
用
國
王
提
供
的
酒
肉
大
餐

，
他
和
朋
友
們
則
食
用
簡
單
、
樸
素
的
飯
食
。
十
天
後
，
飲
食
清
淡
者
看
來

更
健
康
紅
潤
，
精
神
煥
發
。
僅
從
書
名
就
可
想
見
這
個
風
靡
全
美
、
號
稱
﹁

四
十
天
內
讓
你
過
上
更
健
康
生
活
﹂
的
計
劃
背
後
的
神
學
根
基
。
作
者
之
一

沃
倫
（R

ick
W

arren

）
是
美
國
南
加
州
一
個
巨
大
的
基
督
教
會
的
牧
師
，

他
和
兩
位
﹁明
星
醫
生
﹂
阿
芒
（D

anielA
m

en

）
和
海
曼
（M

ark
H

ym
an

）
合
作
，
寫
成
此
書
，
中
心
論
點
是
減
肥
不
是
個
體
行
為
，
必
須
牽
涉
以
下

幾
個
重
要
因
素
：
食
物
（food

）
，
健
康
（fitness

）
，
專
注
（focus

）
，
信

仰
（faith

）
和
朋
友
（friends

）
。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某
日
，
沃
倫
為
八
百
人
舉
行
了
受
洗
儀
式
。
在
一

天
之
內
共
﹁搬
運
﹂
十
四
萬
五
千
英
鎊
的
肉
體
進
水
後
，
他
靈
光
一
閃
，
在

二○

一
一
年
新
年
時
向
教
會
信
徒
宣
布
要
開
始
減
肥
，
鼓

勵
大
家
參
與
，
結
果
有
一
萬
二
千
人
加
入
。
按
照
這
個
計

劃
，
他
本
人
一
年
之
內
減
肥
六
十
五
磅
，
參
加
者
那
年
一

共
減
重
二
十
五
萬
磅
。

這
個
計
劃
的
飲
食
部
分
並
不
新
奇
。
近
年
來
美
國
科

學
家
、
美
食
作
者
和
普
通
民
眾
達
成
的
共
識
是
：
健
康
食

品
就
是
新
鮮
、
天
然
、
未
加
工
的
植
物
。
本
書
同
樣
提
倡

多
吃
水
果
、
蔬
菜
，
少
吃
肉
類
，
還
要
補
充
三
文
魚
之
類

的
野
生
冷
水
魚
。
具
體
來
說
，
實
施
者
每
周
可
以
吃
八
個

富
含
歐
米
加
三
號
（O

m
ega-

3

）
的
雞
蛋
，
小
扁
豆
，
鶴

嘴
豆
，
西
蘭
花
，
菠
菜
，
羽
衣
甘
藍
，
漿
果
，
櫻
桃
，
桃

子
，
梨
子
，
蘋
果
，
梨
。
也
可
以
吃

不
含
化
學
物
質
的
有
機
雞
肉
以
及
用

牧
草
有
機
餵
養
生
產
的
牛
肉
或
羊
肉

，
但
每
次
最
多
四
至
六
盎
司
，
每
周

最
多
兩
次
。
避
免
任
何
加
工
食
品
、

反
式
脂
肪
、
高
果
糖
玉
米
糖
漿
、
﹁

假
牛
油
﹂
等
替
代
脂
肪
、
糖
精
、
味

精
這
些
容
易
導
致
﹁上
癮
﹂
的
東
西

，
吃
完
一
份
不
要
再
加
餐
。

像
其
他
減
肥
計
劃
一
樣
，
作
者
也
提
倡
運
動
，
特
別

是
強
度
間
隔
訓
練
（intervaltraining

）
。
即
，
一
分
鐘
高

強
度
運
動
後
再
來
幾
分
鐘
低
強
度
運
動
，
譬
如
四
五
分
鐘

快
走
之
後
加
上
一
分
鐘
慢
跑
或
衝
刺
，
按
照
這
個
規
律
每

次
進
行
三
十
到
四
十
五
分
鐘
的
運
動
。
當
然
，
要
計
劃
成

功
，
需
要
專
心
致
志
，
持
之
以
恆
。

丹
尼
爾
計
劃
的
前
三
條
如
果
聽
來
像
老
生
常
談
，
沃

倫
牧
師
認
為
這
個
計
劃
的
﹁秘
密
武
器
﹂
是
後
兩
條
：
信

仰
和
朋
友
。
譬
如
，
在
他
的
教
會
實
行
這
個
計
劃
時
，
幾

人
組
成
的
《
聖
經
》
學
習
班
變
成
了
查
經
和
運
動
相
結
合

小
組
，
成
果
斐
然
。
其
實
，
研
究
者
早
就
發
現
，
無
論
實
行
何
種
減
肥
食
譜

，
如
果
幾
個
人
一
起
做
，
相
互
鼓
勵
和
督
促
，
成
功
的
機
率
會
大
大
增
加
。

依
靠
群
體
力
量
並
靈
肉
結
合
地
進
行
減
肥
，
效
果
肯
定
勝
過
只
管
節
食
、
孤

軍
作
戰
。

不
過
，
這
個
﹁炒
冷
飯
﹂
計
劃
之
所
以
在
美
國
大
有
市
場
，
我
想
，
一

是
因
為
美
國
很
大
程
度
上
仍
然
是
基
督
教
國
家
，
共
同
的
信
仰
增
加
了
凝
聚

力
，
讓
教
徒
在
獲
得
同
伴
支
持
的
同
時
，
也
在
潛
意
識
中
感
受
到
﹁神
靈
庇

佑
﹂
的
安
全
感
和
優
越
感
，
驅
除
減
肥
無
效
、
體
重
反
彈
的
負
罪
和
內
疚
。

二
來
，
此
書
熱
賣
也
從
另
一
個
側
面
證
明
了
美
國
近
年
來
不
斷
宣
傳
的
﹁肥

胖
傳
染
病
﹂
（the

obesity
epidem

ic

）
的
情
勢
何
等
嚴
峻
。
幾
十
年
來
各

種
減
肥
食
譜
、
秘
方
潮
生
潮
落
，
沒
有
對
國
民
健
康
產
生
神
奇
效
果
，
反
倒

是
由
此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不
斷
被
曝
光
。
看
來
，
如
今
美
國
人
減
肥
不
但
要

依
靠
網
絡
等
最
新
科
技
手
段
，
更
要
借
助
玄
之
又
玄
的
形
而
上
力
量
了
。

近期全球熱玩的，
莫過於是 「冰桶挑戰」
，只要你是有社交網站
帳戶，就不會對這種所
謂慈善活動陌生。它的
散播速度，比起伊波拉

病毒還要快，同時間，各種千奇百怪的淋水
方式更可謂應有盡有，五花八門。在香港，
有人在窄小的浴室，有人在沙灘，也有人在
露天停車場、草地、甚或至在大廈天台淋；
有人會用洗米水加冰，也有人用抽濕機的水
加冰來完成指定動作，以示環保。參加者幾
乎涉及社會上所有階層，被點名參與人士，
普遍是抱持着為善不甘後人的心態去配合行
動，但是在下對這種行善方法並不習慣。

冰桶挑戰這項活動發源於波士頓學院的
著名棒球運動員皮特．弗雷茨（Pete Frates
）的朋友和親戚，現今他正與ALS疾病抗爭
。現役為波士頓凱爾特人效力的核心控衛拉
簡．隆多成為了呼應該項運動的第一個
NBA球員。隨後眾多籃球、足球及娛樂圈
明星都加入這項活動中來。

冰桶挑戰賽全稱為 「ALS冰桶挑戰賽」
（ALS Ice Bucket Challenge），要求參與者
在網絡上發布自己被冰水澆遍全身的視頻內
容，然後該參與者便可以要求其他人來參與
這一活動。活動規定，被邀請者要麼在二十
四小時內接受挑戰，要麼就選擇為對抗 「肌
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捐出一百美元。該活

動旨在讓更多人知道被稱為 「漸凍人」的罕見疾病，同時
也達到籌募經費幫助患者治療的目的。 「漸凍人」又稱運
動神經元疾病，屬遺傳基因疾病，本港每年新症少於十宗
，外國人發病率比華人高，著名科學家霍金亦患有此病。

據美國《洛杉磯時報》報道，從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
二十日，漸凍人協會（ALS Association）已經募到三千一
百五十萬美元的捐款，比去年同期增加十六倍。其中二十
日一天，他們就收到八百六十萬美元的捐款。這種連鎖性
慈善行動，被加拿大《環球郵報》認為是 「懶人行動」、
只是在社交媒體請願和製造噱頭，讓人們覺得參與到了一
項事業之中，感覺很好，其實什麼也沒有做。而根據新華
社消息，民政部新聞辦官方微博 「民政微語」也發出針對
近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 「冰桶挑戰」活動。民政部稱，
隨着目前社會關注度的提高，建議活動的組織者更加注重
活動的實效，避免娛樂化、商業化的傾向。

筆者素來的行善原則是 「為善不欲人知」，這種精神
可能和童年時就讀佛教小學有關，還記得上佛學課時，老
師講述一個有關功德的故事。梁武帝蕭衍，是南北朝梁朝
的開國皇帝，也是南朝在位時間最長（四十八年），享年
最高（八十六歲）的皇帝。他從小聰慧過人，文武兼備、
博學多才、長於文學、精通音律、並善書法。在位期間，
他按照佛教經典理念治國，採取了許多關注民生、為民謀
福的政策和措施，使全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呈現一片
團結，祥和局面，這片祥雲甚至飄到了海外。正如宋代圓
悟克勤在《碧岩錄》第一卷中說的： 「達摩遙觀此土有大
乘根器、遂泛海而來」意思是說，達摩在印度了解到大乘
佛教在東土傳播的盛況，甚為高興，於是渡海東來了。

菩提達摩是在梁普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渡海來到梁朝
廣州。當時的廣州刺史蕭昂也是個佛教徒，對達摩到來熱
烈歡迎，並及時奏報梁武帝，梁武帝聽說達摩是印度佛國
來的高僧，極為高興，立即下令要蕭昂派人護送達摩來南
京。普通八年十月一日達摩抵達南京，稍事休息後，梁武
帝親切接見了他，對古印度佛教和禪學共同進行了探討，
許多佛教典籍對此都有記載，現將《五燈會元》中一段話
，摘錄如下：

帝問曰： 「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
有何功德？」祖曰： 「並無功德」。帝曰： 「何以無功德
？」祖曰： 「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
實。」帝曰： 「如何是真功德？」祖曰： 「淨智妙圓，體
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 「如何是聖諦
第一義？」祖曰： 「廓然無聖」。帝曰： 「對朕者誰？」
祖曰： 「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
潛回江北。

簡單來說， 「並無功德」這句話對一般佛教徒而言，
可能要求過高，難以接受。但是菩提達摩是為了提醒梁武
帝，齋僧、布施、起塔、建廟，當然是功德，不過，同時
不要執著功德，這才是最大的功德。他希望能提升梁武帝
的境界，不要為了做功德，才做弘法利生的事業；也不要
做了弘法利生的事之後，認為那是功德，這樣才能超越自
我，才能得到解脫。

所以，如果你是關心弱勢社群，心存大愛，根本無須
要高調參與任何形而上的慈善活動，只要按個人生活條件
，每月以百分比計算定期捐助有需要的人士，世界自然就
會有所改變。

享譽中外的李少春
，自建國後，一直是中
國京劇院最優秀的演員
。他唱做俱佳，文武雙
全。文戲能夠繼承 「余
（叔岩）派」的衣缽，
擅演《戰太平》、《搜

狐救孤》等劇。 「長靠」武戲，則為 「楊（小
樓）派」傳人，能演《長坂坡》、《挑滑車》
等劇。 「短打」武戲，又受 「蓋（叫天）派」
的薰陶，常演《三岔口》、《獅子樓》等劇。
「紅生」戲如《華容道》、《漢津口》等，則

富有 「麒（麟童）派」的風味。演出 「猴戲」
，如《大鬧天宮》等，更是經常去歐美各國表
演，深受國際友人的讚賞。他在京劇界中享有
很高的聲望，可算是位劇壇全才。

自然，李少春的成才，與他的家庭有着很

大的關係。他的父親李桂春（藝名小達子），
曾經長期在上海掛 「頭牌」領銜主演，他所主
演的 「連台本戲」《貍貓換太子》，紅極一時
，開創了 「南派包公」的表演流派。後來的趙
如泉、周信芳、林樹森等，都曾受到他的影響
。李少春在幼時，就在他父親的督促下，堅持
練功，拜師求藝，因而打下了扎實的藝術基礎
，成為一代名家。

李少春還有一位兄弟，名叫李幼春。李幼
春的名聲，雖然沒有李少春響亮，但是他的藝
術才能，卻也受到大家的好評。李幼春主攻武
淨，他這一生就是輔助兄長，一直為李少春配
戲，成了李少春的得力助手。如在《野豬林》
中，李少春演林沖，李幼春配演董超，在《水
淹七軍》中，李少春演關羽，李幼春配演周倉
，在《打金磚》中，李少春演光武帝，李幼春
配演姚剛。在《將相和》中，李少春演藺相如

等等。這些角色，雖然並非主角，但是也要有
相當的藝術實力，將戲演火、演活，起到恰如
其分的烘托作用。由於長期合作，所以在這些
戲中，他與兄長李少春配合默契，相映成趣。
既要工架穩健，又要武功純熟，達到了綠葉襯
托紅花的效果，光彩獨特，具有相當高的水平
，一直受到人們的讚賞。

李幼春最拿手的角色，便是在《智激美猴
王》、《五百年後的孫悟空》等劇中所扮演豬
八戒的角色。他的身材微胖，演出不慍不火，
表現豬八戒的憨態形象，笑料百出，令人捧腹
。而且，他的武功扎實，手裡的把子功好。到
了開打的時候，腳下的步伐、手中的武器，快
捷利落。摔打跌撲，樣樣全能。乾淨好看，神
采飛揚。在配角領域中，李幼春可算得是位傑
出的人才。

隨着一些地方的大小老
虎紛紛落馬，派生出一個有
趣的行當，就是鏟字。這些
老虎過去位高權重，他們中
不少人有到處題字的愛好。
如只是裱好掛在牆上倒也罷

了，悄悄銷毀便可，並不會落得世人的嗤笑和嘲諷
。但要命的是，得到墨寶的頭頭們很會來事，生怕
別人不知道他們和老虎的特殊關係，定要把字鐫刻
在木石之上，希望這些字能像古人的書法碑刻一樣
永遠地留存下去。這樣做的目的，並非是這些字好
到不如此做就將導致中國的文化史上缺少了一大批
極其珍貴的遺產，更有可能是為了炫耀和討好。最
近中國石油大學落下馬來的 「著名校友」的題詞被
鏟；在這之前，重慶市原副市長王立軍題寫在市公
安局內圓石上的 「劍」、 「盾」被鏟；江西省人大
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的各種題詞被鏟；廣東省落
馬的原政協主席陳紹基在各地 「陳氏墨跡」被鏟。
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的字在落馬官員中要算是寫
得比較好的，有人在《書法報》上撰文吹捧： 「承
柳公權之鐵骨，襲顏真卿之渾厚，飄逸靈秀再追二
王」，話說到這個地步，自然求字者眾。有民謠為
證， 「東也胡，西也胡，洪城上下古月胡；北長清
，南長清，大街小巷胡長清」，想必他那時的錢袋
子每天都是鼓鼓的。人一倒，字就是狗屎，覆蓋風
景名勝區、機關辦公樓、學校、醫院等地方的題字
一鏟而空。有首歌叫《喜刷刷》，詼諧地套用一下
，就是 「悲鏟鏟」。

古往今來，鏟字這個行當一直就沒有停歇過。
宋代的蔡京官至宰相，卻是 「六賊」之首。他和童
貫相互勾結，狼狽為奸，裹挾宋徽宗，將宋王朝一
步步拖向災難的深淵。北宋之亡，很大程度上是由
於佞臣蔡京之徒禍害所致。但蔡京的書法極好，為
宋代四大書法家之一，就連狂傲的米芾都說自己的
書法不如蔡京。傳說有個官吏想得到蔡京的墨寶，
在夏日極其恭謹地為他扇涼。蔡京高興，便在扇子
上題寫杜甫的詩句。結果扇子被一位親王花兩萬錢
買走，而這位親王便是宋徽宗。宋徽宗本身就是書
法大家，可見他對蔡京的作品是何等喜愛。蔡京在
各地的題字碑刻不少，後來大多被鏟掉，只是在重
慶大足北山石刻區內有一塊僅存的書法碑刻《蔡京
碑》。蔡京的字實在太好，學書者很多，後世又不
想提起此人的名字，便改稱蔡京為蔡襄。我初練書
法，從字典裡不斷看到有蔡襄的字，卻不知此人就
是奸臣蔡京，實在是孤陋寡聞。

秦檜的書法絕對一流，深為宋徽宗喜愛，被破
格任用為御史台左司諫，負責處理往來公文。他仿
照宋徽宗 「瘦金體」獨創出一種字體，工整劃一，
簡便易學，宋徽宗讓秦檜書寫成範本發往全國，要
求統一按此書寫公文，這種字體逐漸演變為印刷用
的 「細明體」，沿用至今。僅憑這一點，秦檜就應
該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書法家之一。按說，秦
檜創立的字體應叫秦體，但由於秦檜是奸臣，只可
命名為細明體。他在世上留存的字少之又少，估計
都是被後人毀掉或是鏟掉。

明代的嚴嵩二十五歲進入翰林院後便聞名書壇

。此公做官沒幹什麼好事，結黨營私，殘害忠良，
《明史》把嚴嵩列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不得好死
。不過，嚴嵩的書法確實值得稱道，雖鏟了不少，
但也有遺漏。清代京城順天府鄉試的貢院大殿匾額
「至公堂」就是嚴嵩所書。乾隆帝想把它換掉，便

命滿朝文官書寫，大學士劉墉寫了，他自己也寫過
數遍，均不滿意，只好作罷。杭州西湖岳飛墓旁的
《滿江紅》也是嚴嵩所書，人們實在不願意看到嚴
嵩的名字，便將嚴嵩二字刮去，改落款為文徵明。

民國時期的汪精衛不僅人長得英俊，書法寫得
也相當漂亮。南京的中山門城樓建成後，門額起先
由譚延闓題寫。汪精衛當漢奸擁權自重，便換上自
己的隸書石額。日本投降，汪精衛的落款被鑿去，
但他題寫的 「中山門」三字一直沿用。直到上世紀
九十年代才剷去，改換成王獻之的集字。武漢原浙
江實業銀行的招牌也是汪精衛所書，本世紀初，有
人將早已剷去的字又悄悄鐫刻上去，引起社會不滿
，有關部門趕緊連夜用水泥覆蓋掉 「中央儲備銀行
」和 「汪兆銘題」的字樣。可見，歷史上的反面角
色，人們並不會因為時間的久遠而對他們的憎惡有
絲毫的減少，無論他們的字寫得如何之好，也必定
不會再有多少存世的可能。

如果說，古今的鏟字有什麼不同的話，就是現
在鏟得更加徹底，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古代交通閉
塞，信息不靈，有些石刻沒有來得及及時鏟掉。而
現在是老虎被打，舉國皆知，群眾的眼睛雪亮，哪
容得這些臭名昭著的勒石有片刻保留的時間；二是
古代的老虎雖劣跡斑斑，但他們的字卻經得起歷史
推敲，從藝術的角度還有借鑒的可能。而現在老虎
所題的字，根本談不上藝術，即使是趕超 「二王」
的胡長清，也只是別人的馬屁精，並非字真的可以
存世。將他們的字鐫刻在木板、石頭上，有礙觀瞻
，百姓早就想鏟。應聲落馬之日，也正是揮鑿鏟字
之時。所以，還是少將為官者的題字到處勒刻，免
得遭人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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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外的河涌，
說風景，並不怎麼樣
。靠近地下水道排泄
口一帶，尤其渾濁、
黏稠，隱隱發出久漚
的垃圾的腐味。綠出
膩意來的流水，夾帶

着飯盒、飲料罐子、礦泉水瓶和紙片，唯一
的優點，是從不乾涸，如果露出河床，那肯
定盡是烏黑的沉積物，教人更掃興。然而，
它有魚。不時有垂釣者，煞有介事地凝視河
面，儘管身旁小桶只有清淩淩的水。前幾天
魚事終於出現突破，一位下網的漢子收網時
，網眼上掛着七八尾越南鯽魚，鱗片在冬日
黯淡的日光下發出得意的銀光，路過的閒人
圍觀着，嘖嘖稱奇。我不能不承認，風光欠
旖旎的小涌、 「腹笥」居然相當豐盈。不過
，這名專業撒網者，下一步可能把魚送進市
場，而不放進家裡的鍋，為了魚吃飽了污染
物的緣故。

一條河，被證明為 「有的是魚」以後，
身價大增。即如我這般和釣竿並無緣分的人
，沿河漫步之際，也不但多了和魚有關的遐
想，還平添眾多懸念：無風時平白起了波浪
，是 「山斑魚」在逞威嗎？這裡那裡的渦漩
，是什麼魚在擺尾？偶爾，見到幾條小魚浮
游，優哉游哉，牠們果真不嫌水太髒太多肥
膩嗎？

今天，我進一步，反古人之道而行，探
討魚快樂還是不快樂。本來，回答這個問題
從來是兩面不討好，一似前段時間拿着麥克
風追着路人問 「你幸福嗎」的電視台記者，
說魚快樂不行，說魚不快樂也不行，因為你

根本不是魚，無從感同身受。
然而，我以莊子站在 「濠梁之上」的姿態，發現河涌對岸

一個排水口，聚集着一群魚。體重超過半斤的，該是夠資格上
網和被賣的越南鯽魚；小的，身白且薄，是不是引起莊子與惠
子之間千古之辯的 「儵魚」？不得而知。如此眾多的一群，如
果被釣客和撒網者看到，肯定心花怒放！為了看個仔細，我疾
步走到對面，從欄杆後探下身子。排水口流出來的水特別清澈
，這是不是吸引魚群聚集的原因？直徑近一米的排水管，通往
高級別墅區。從有錢人的馬桶、洗衣機、浴缸排出來的，未必
格外環保，但特別適合魚的口味，也許。

於是乎，我大着膽子斷言，這一群擺出 「葵花向陽」一般
的姿式，頭部一律向着別墅方向的魚，是快樂的；嚴格點說，
牠們比沒有游到這裡來的同類快樂。這結論，只需做簡單的比
較就能得出。倘若在排水口群聚終日，以無聲的喁喁享受冬日
寒冷的時光，牠們並不感到快樂，那麼，馬上游走就是。一旦
有了自由，快樂就是選擇題而不是只有一個答案的應制體。

不錯，人也好，魚也好，快樂只關心情，最好別深究別墅
區排出來的廢水，是否會教魚兒慢性中毒，進而使在魚市買走
牠們的食客，從腸胃到神經系統遭到損害。就快樂言快樂，最
便捷的就是受騙，魚叼上經釣客精心炮製的魚餌那瞬間，是樂
不可支的。

我掏出手機，上半身從欄杆竭力下探，要給這群快樂的魚
拍照存證，哢嚓一聲，魚四散逃逸。逃的姿態，無論如何算不
上 「出游從容」，也就是說，不像剛才那般快樂。好在，我一
離開，牠們就回來。只要排水口的水不斷，牠們的聚集，以及
快樂，就能長久地延續。

這麼說來，快樂是 「比過去好」的短暫感覺，准此，剛剛
從網眼蹦出來，從魚鈎逃脫的魚，哪怕身體還在淌血，也是快
樂的。被判立即執行的死刑犯改判緩期一年時，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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